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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的情感展现生命的悲与美

——论无名氏《北极风情画》的情感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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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motional Narration from WU Mingshi’ s The Amorous 

Feeling Picture in North Polar Regions

Huang  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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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 Mingshi is good at making a emotional narration way of two extremes of 

feelings for wild with joy and sad, cold and heat, move and silent in his story. For example, 

his story The Amorous Feeling Picture in North Polar Regions, to express life feelings, to 

create typical tragedy characters and to show a aesthetic standards in life philosophy. WU 

Mingshi  choose a story of fervent love from Korea colonel and Poland girl in his story The 

Amorous Feeling Picture in North Polar Regions, his aim is to show a life value and meaning 

for the transnational love. 

Key words: WU Mingshi; emotional narration; joy and sad,

在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中，无名氏总是善于用一种极喜极悲、极冷极热、极动极静的情感

叙事方式，来叙述人间的悲欢离合，抒发生命的爱恨情感，塑造极富悲剧色彩的人物形象，从

中展现生命在情感漩涡里久久激荡的情形，以形成一种极致的情感冲突之美，使小说获得巨大

的情感冲击力和审美张力，给人们带来强大的情感震撼。无名氏的情感叙事，其特点是强调以



生命理想为主题，以情爱为线索，通过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叩问生命存在的意义。因此，从情

感叙事的维度来分析无名氏的小说，特别是他早期创作的小说，如《北极风情画》，从中可以

看到在20世纪四十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年代，无名氏在选择韩国上校与波兰少女的跨国之恋

作为情感叙事素材当中，是以一种怎样的超现实的情感叙事方式来展现跨越国别、地域之限

制，来展现情爱的巨大力量，审视和探寻生命、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无名氏的小说创作不仅

显示了个人和时代的生命映像，同时也给人一种生命情感和生命意义的启示。这是一种生命审

美意义上的情感宣泄和反思。无名氏正是以充满激情的叙事，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引人入胜，耐

人寻味的情感境地，在给人们带来空前的审美快感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深刻的生命意义的体

验和感悟。

一

无名氏曾说：“新的艺术不只表现思想，也得表现情绪，不，应该表现生命本身。生命起

源自川流不息的大江河，汹汹涌涌直奔前去。艺术必须得藉情绪来象征这种大生命的奔流。就

这一点说，艺术不只是思想，颜色，线条，和浮面描画，而必须有一种内在的情绪力量，叫读

者不仅知道，还得感到。”1 在小说《北极风情画》中，无名氏选择以韩国上校与波兰少女的跨

国之恋为叙事对象，使之不同于一般卿卿我我式的言情小说，其情感叙事的独特之处就在于：

他“将自己心爱的生命意识吹进爱情故事的躯壳里，他要透过男女的感情世界探讨‘人’的‘个体生

命’的秘密”，2 使小说的情感叙事在具有相当的情感力度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生命哲理的深

度。

《北极风情画》强烈的情感叙事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来自于无名氏对生命理

想的执着追求，如同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在生命中，我只爱两样东西：‘自我’和‘自由’。没有

前者，我等于一个走动的躯壳，比死更可怕的死者。没有后者，活着只是一个刑罚，生命只是

个严惩。”3 他还曾明确宣示：“我所追求的，只是生命！生命！生命！最高度的生命！最绝对

1 无名氏：《淡水鱼的冥想》，广州：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2 钱理群：《<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研究》，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第1期。.

3 无名氏：《海艳》，《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七》，北京：明天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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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革命和政治只是生命中一个部门，并不是生命全体！”其次是来自于无名氏对生命自由

的深切感悟与体验，就像他反复强调的那样，自由“是生命中的生命，人性中的人性。……没有

自由的生命不是人性生命，那只是一堆活动的骨渣子、肉架子。”4 基于这种对生命意义的认识

和探寻，无名氏在小说中对爱情的描写，则是力图将爱情回归至人性和自由的层面上来进行艺

术表现，凸显情感叙事的生命张力，而并非是像当时左翼文学所主张的以社会批判为目的。在

《北极风情画》中，无名氏选择韩国上校与波兰少女的异国之恋（或者说是跨国之恋），可以

说就是有意规避当时左翼文学在“社会批判”主旨下形成的“革命＋恋爱”的创作主张，5 同时，也

表明他以强烈情感叙事方式来创作《北极风情画》，旨在凸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艺术构想。

在小说中，韩国人林上校和波兰少女奥蕾利亚的爱情际遇，所呈现的是一种鲜活的、跃动

着的生命情感。这显然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那种所致力的单纯的谈情说爱，也不是人为的情爱

的刻意渲染，其创作意图则是要让人在生命的热情中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本质。无名氏对

林上校与奥蕾利亚的跨国之恋的情感叙事，强调的是主人公的情感在特定环境中的实现，而不

是与环境的冲突，也不是要表现环境对爱情的压迫，更不是跨文化的冲突，相反，则是将一段

偶遇而奇异的爱情，置于冰天雪地的托木斯克这一特定的环境之中，在生命的哲理和意义的探

寻中，展现出一种纯粹的爱情、纯粹的人生、纯粹的人性：

气候的变化，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散步。有时，在深夜里，狂风如万千虎豹般怒

吼着，狂啸着，如瀑布般冲沉着我们，击打着我们，我们依然互挽着腰肢走着，稍

稍低下头。这时夜是狞恶的、无光的。我们好像是落在一片暴怒的大海里，我们在

奔腾澎湃的波浪上行走着。风不断咆哮着，这种风只有在靠北极的地带才有，俄文

叫做“布乱”，日文叫做“大吹雪”。这种“布乱”从北冰洋愤怒地冲来了，声音是令人发

抖的可怖。我们的足步声完全浸入大风中。我们不能说什么，只能用全力互挽着前

进。整个世界好像已经崩溃了，只有我们两个还活着。

4 无名氏：《野兽·野兽·野兽》，广州：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5 从《北极风情画》创作的直接动因来说，这部小说主人公形象塑造是以韩国革命志士李范奭为原型的。

当时，无名氏想写韩国志士李奉昌行刺日本天皇的故事，便去找重庆的韩国革命者，因而有机会结识了光

复军参谋长李范奭，无名氏为这群异国革命者所感动。当时失去工作的他便离开重庆新闻界，成为大韩民

国临时政府的客卿，并为此做宣传工作。他和李范奭同居一室，成为室友。李范奭具有传奇般的经历，每

到夜晚，健谈的李范奭就打开他的话匣，一边抽烟，一边“独白”自己四十年来的经历。后来无名氏回忆

说：“每夜从八点到十二点，我要听他的哈姆雷特式的独白，长达四小时之久。”有两个晚上，李范奭讲了

他在俄国托木斯克时的一段爱情故事。九一八”事变之后，李范奭在东北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任高级参

谋。抗日失败后，他跟着马部撤到苏联境内西伯利亚托木斯克。有一天深夜偶遇波兰少女杜尼亚，当时她

是中学教师。多次相会之后，两人产生了爱情。但是，部队不能长驻，当部队撤走后，杜尼亚不能随他而

去，竟殉情自杀。《北极风情画》基本上是以此为创作素材的。参见耿传明：《无名氏传》，南京：江苏

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赵江滨：《从边缘到超越》，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无名氏：《北极风情画》

小说的深刻之处是使浓烈的情爱具有浓烈的人性和人情的意蕴，突破了一般的通俗小说将

情爱、情欲式的情感叙事多集中上感性叙说之上的创作局限。无名氏曾反复强调：“爱情是生命

的原形质，没有它，什么也没有”。通过小说。人们可以看到韩国人林上校与波兰少女奥蕾利亚

的跨国情爱际遇，是如何超越国别、地域之限制而升华到生命本质和人性之上的层面的。因

此，可以说，无名氏用奇谲玄秘的笔触构筑爱情传奇，努力进入生命本体的情感层面，在情爱

的巅峰体验中感悟生命和存在的意义，通过林上校与奥蕾利亚的情爱，引发有关生命存在和自

由、永恒的沉思，完成对生命、对自由和对纯美、纯真爱情的形上追求：

在这片冰天雪地里，我唯一的朋友只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的火!你使我温暖!

你使我眼睛发光!如果没有这点火，我将永远受黑暗和寒冷的折磨，黑暗和寒冷会把

我的灵魂撕得粉碎。……每一夜，我所有的梦都充满了你，你的笑、你的?目、你的

声音。每一天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回忆你、想念你。我回忆着你的每一句话，我想

着你的每一个动作。我不仅跟踪你的生活的细节，我还跟踪你的思想。你的思想的

每一条阴影、每一个起伏、每一片折叠，我会跟踪着、咀嚼着……在这一生里，我只

遇见了一颗伟大的心；这是你的心!我要把这颗心一遍又一遍的咀嚼，像嚼水果似

的。我要把这颗心偷偷地深深地藏起来，藏在我自己的心里……你知道吗：每一个日

子，在未见到你以前，我是怎样的焦灼?痛苦?我在自己房里来回走着，一次又一次

的走着，好像是在坟墓里走着。在我的生命里，好像充满了黑暗，世界末日仿佛已

经降临，我这是一个将被裁判的孤魂!……直到见到了你以后，和你在一起，我才咀

嚼到了真生命、活生命!啊，和你在一起，无论是谈天、是走路、是沉默，都美、都

好。有了你，什么都有了。你像一个神，给我安排了天堂的华筵、天堂的滋味。

                           ——无名氏：《北极风情画》

这大段、大段的暴风雨般的情感表白，将韩国人林上校和波兰少女奥蕾利亚“偶遇”的爱

情，上升到了一种纯真、纯美的美学境地，显示出在人类生命和爱情的真实色彩里，所特有的

那种圣洁、高贵、典雅的情爱之美。这也可谓是人类生命中无私情感的绝对坦白，也是生命情

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充分地表现出无名氏对“自由”、“自我”生命理想追寻的主观体验情感，

揭示出生命、情爱的各式各样的姿态，表现出了生命情感的丰富性、变幻性和多元性，从而引

发人们一种美丽和浪漫的诗意遐想。在林上校和奥蕾利亚的爱情历程中，人们看到的是，真诚

的生命情感五彩缤纷，壮观瑰丽。无名氏强调艺术的创造必须来源于人物身上一种“内在的情绪

力量”，以展现川流不息的生命意识的涌动和演变，从而使“爱的风情”作为一种生命的极致形

态，自始至终都能沉酣于生命的大欢喜中，展现出生命情感的极致飞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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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艺术家只是记忆者或梦幻者。”6 在小说创作中，无名氏擅

长通过大胆想象的方式来推动小说的情感叙述，使之涂上了一层极致的浪漫主义抒情色彩。

《北极风情画》的创作，它的人物和情节都是用想象编织而成的美丽故事，呈现出一种理想型

浪漫叙事的特点。在韩国革命志士李范奭提供基本素材的基础上，无名氏以大胆的想象方式，

书写了韩国上校与波兰少女远在西伯利亚的凄美爱情故事。在小说中，林上校是谦谦君子，英

俊潇洒、多才多艺、机智幽默，具有浪漫主义的精神特质，奥蕾利亚则是漂亮善良、热情痴

情，是圣洁和完美的象征。“偶遇”的爱情，使他们迸发出了火一样的情爱，使他们完全沉湎于

爱情的幸福之中而不能自拔。无名氏用一种极富想象力的叙事方式，描叙了他们爱情的美丽、

浪漫和疯狂，整个恋爱过程激情奔放，充满着梦幻般的奇妙和甜美，演奏出了一曲最动人的浪

漫情歌。通过想象翅膀的自由飞翔，无名氏构建了幻化的理想人生和美丽的爱情，不仅展示出

爱情的纯真纯美，同时更重要的是从中展现出人类情感和灵魂的深度。正如陈思和所说的那

样：“无名氏拙于从现实生活中提炼真实情节，进入再造现实世界的艺术创造能力，他擅长的是

从生活表面现象上轻轻掠过，然后进入想象的空间。”7 他以浪漫主义的想象方式来组织情节，

用最圣洁、最豪华、最典雅的想象意象来编织林上校与奥蕾利亚的跨国之恋，这就使世间的一

切，都跨入了一个超凡脱俗、如梦如幻、纯真纯美的诗意境界，使浪漫主义的情感叙事在这里

达到了极致。

然而，在小说中，林上校与奥蕾利亚的爱情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悲剧的结局。对于命运

的这样安排，小说通过想象安排了一种“殉情”的圣洁仪式：

这一晚，她似乎太疲倦了，不禁昏昏睡去，我却一夜没有能睡，我睁着眼，一直

定定凝视她的美丽的脸孔，我知道：这是我和她在一起的最后一夜了。这一夜以后，在

我们中间会耸立起一座万里高墙，永远把我们隔成两座世界。我痴痴望着她，并没有一

6 无名氏：《淡水色冥思》，广州：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7 陈思和：《试论<无名书>》，沈阳：《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6期。



滴眼泪，我的眼泪似乎已经干了。

她虽然睡着，却也不时惊醒，一惊醒，她就歇斯底利的紧紧抱住我喊道：

“啊，爱，我们在哪里呢?......没有什么阻隔在我们中间吧?……没有什么召唤你吧?

……”

“啊，爱，晚风为什么吹得这样悲惨呢?……”

“啊，爱，夜晚的号角为什么响得这样凄凉呢?……”

“啊，爱，爱，看我呀!……为什么不看我呢?……”÷

                                 ——无名氏：《北极风情画》

囿于当时现实巨大障碍的跨国之恋，在强大的命运狙击面前，悲剧的结局似乎是个人的力

量无法超越，但在精神层面上则不能只是表现为束手无策。林上校与奥蕾利亚最后三天对情感

的“挥霍”，乃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情感奠祭。这种想象的仪式同样是圣洁的，高贵的，并且使两

人的爱情呈现出多重意蕴：热烈的、残酷的、诗意的、凡世的、喜悦的、痛苦的、无奈的等复

杂情感，都深深地交织在整个的情感叙事之中。

通过想象方式来强化情感叙事，无名氏小说的主人公形象塑造，所追求的也是一种壮美之

情和大起大落，如痴如狂的情感定型。在叙事的艺术张力上，无名氏奉行的是一种“燃烧”的生

命哲学，凡事不做则已，一旦做了就淋漓尽致到极致，这种两极感情的强烈冲撞、宣泄，形成

了一种极致的情感冲突之美感，造成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审美效果。在《北极风情画》中，无名

氏集中笔力叙述男女主人公从相识到相恋，再到分离的情感曲线，并且将其推向情感的极致，

这样，生命极乐与极悲的两重境界也就写得惊心动魄。男女主人公的邂逅，随之而来的是他们

的爱情欢乐，他们沉浸于爱情的幸福中。在这里，情感叙事随着想象而起舞，无名氏放纵笔墨

将他们的幸福写得极其动人，爱之烈火燃烧得猛烈。然而，处于极乐境界时的爱情，却又往往

是转瞬即逝，一旦到达巅峰，即急转直下，主人公突然从快乐巅峰直线下落，直到无底深渊。

通过大胆的想象，无名氏用大段大段的情感冲突描写，强烈地抒发了他们的爱情由于分离所带

来的崩天裂地的痛苦，以及所产生的歇斯底里的绝望之情。这种从天堂到地狱的巨大情感落

差，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审美情感张力，给人们的震撼力是空前的。同时，这种情感叙事也给人

们带来一种生命哲理的思索，如当林上校看到玻璃窗中诃根名画“泰什蒂岛的女子”时，不禁联

想开来:

看了这幅画，生命里的偶然成分，不禁使我震颤起来。一个人的生命的消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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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纯粹是一种偶然。诃根是偶然到达泰什蒂岛，竟必然爱上它，更必然把自己的

艺术生命消耗于它。冰天雪地之夜，我从歌剧院归来，狭路相逢，与奥蕾利亚邂

逅，又何尝不是偶然？谁又知道这一个偶然将来会产生怎样的必然结局?

                         ——无名氏：《北极风情画》

无名氏由此展现了生命中“偶然”的魔幻作用，在他看来，这种“偶然”因素往往主宰着人的

命运走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林上校与奥蕾利亚“偶遇”姻缘走向悲剧的“必然”结局，是

因为 “偶然”中埋下了“必然”的悲剧种子。从哲学的维度来说，由于“偶然”因素对生命进程的介

入和干预，这就必然会使所获得情感生命，显示出它的偶然性、短暂性和神秘性的形态特点。

无名氏对生命快乐的体验并不乐观。虽然说他并不排除人能够享受和欣赏尘世间的一切，包括

恋爱、肉欲、热闹、豪华等等，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将是稍纵即逝的，是短暂的，变幻的。

对于无名氏来说，“快乐，绝对的最高快乐，一种类似沉醉的快乐，只是刹那间事，最多不过一

两分钟。” 8 因此，无名氏的这种“刹那主义”生命观贯彻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也就更加突显出

了生命的短暂和有限性，对于爱情也是如此。它将使爱情不完全，所带来的幸福也只存在于“刹

那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可以看作是无名氏创作《北极风情画》的真正寓意。

三

通过浪漫主义的极度夸张渲染、极喜极悲的两极张力的叙事手法，无名氏的小说创作直逼

生命的两极状态，力图展示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的境界，也即写出生命可能和不可

能的两种境界，在生命的悲喜两极中，让爱与恨碰撞出生命情感的极致火花，让心灵的情感、

心灵的意识在消逝的情爱和生命中进入永恒的精神境界。

无疑，无名氏的情感叙事及其审美情感聚焦始终是落在心灵的层面。他致力思考的中心是

生命的生存的价值、意义和精神、心灵的自由。《北极风情画》之所以能够与一般的言情小说

拉开距离，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无名氏所致力表现的是，要通过情感叙事来展现主人公的心灵力

度。如在无名氏小说中，“华山”不仅仅只是一般的地理概念，也不仅仅只是表现环境的险恶、

神秘，相反，而是被赋予一种心灵的意义，展现的是心灵的力度。《北极风情画》中所展现的

华山，象征着心灵的最高境界：

谁只要到过华山，他就不会忘记那些古怪而迷人的山姿峦影。它们好像一些活跃

活跳的美丽小兽，永远潜藏在你心灵最深处，你无论如何也赶不跑!

来到华山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只是暂时抛开人世上的一切烦扰，去寻找心灵宇宙间最深、

8 无名氏：《无名氏集：沉思琐语》，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最后的归宿。无名氏所要展现的是试图努力地拨开人类灵魂的障雾，冲破世间的重重阻碍，进

入心灵宇宙深处的最后一重门，通过对韩国志士和波兰少女奇异的跨国之恋，让男女的情爱在

心灵的层面上得到了净化，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同时，也使人们了解了世间情爱的浑然自在

和独特生命力，以及在心灵层面上，这种情爱是如何完成升华的。无名氏认为，真正的心灵世

界是非常神秘和复杂的，但不管怎么样，那最复杂，最后的心灵世界，它总是一个“空”，总是

一个时间或空间。心灵只有意识到这种意义的存在，生命才能真正地获得终极的关怀。

在无名氏看来，爱情是生命自由意志的表现形态，也即心灵情感的最高表现形态。他之所

以要至真、至纯、至幻地展开对爱情的情感叙事，目的也就是要让林上校和奥蕾利亚的爱情，

光华四射地屹立于一片废墟之上，凸显出心灵具有超凡的情感力度。他用一种“介入”者的姿态

充满激情地抒写，让人物的情感、情爱和心灵的意识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示，使男女主人公内心

情感，澄明纯净，如醉如痴，使之充溢着炽烈燃烧的爱与毫无保留的付出：

在这片冰天雪地里，我唯一的朋友只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的火！你使我温

暖!你使我眼睛发光!如果没有这点火，我将永远受黑暗和寒冷的折磨，黑暗和寒冷会

把我的灵魂撕得粉碎。……每一夜，我所有的梦都充满了你，你的笑、你的?目、你的

声音。每一天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回忆你、想念你。我回忆着你的每一句话，我想着

你的每一个动作。我不仅跟踪你的生活的细节，我还跟踪你的思想。你的思想的每一

条阴影、每一个起伏、每一片折叠，我会跟踪着、咀嚼着……在这一生里，我只遇见了

一颗伟大的心；这是你的心!我要把这颗心一遍又一遍的咀嚼，像嚼水果似的。我要把

这颗心偷偷地深深地藏起来，藏在我自己的心里……你知道吗：每一个日子，在未见到

你以前，我是怎样的焦灼？痛苦?我在自己房里来回走着，一次又一次的走着，好像是

在坟墓里走着。在我的生命里，好像充满了黑暗，世界末日仿佛已经降临，我这是一

个将被裁判的孤魂!……

                    ——无名氏：《北极风情画》

通过情感叙事，无名氏将林上校和奥蕾利亚爱情的现实形态呈现为：情依依，心相印，炽

情相爱，却只能暂时厮守，不能天长地久，但对两人爱情的精神形态、心灵形态的描写，则使

之呈现为：既然不能相伴一生，那么就让生命、让爱情，完完全全地绚烂一次、狂欢一次。正

是基于这种情感叙事理念，使无名氏在《北极风情画》中，让林上校与奥蕾利亚的爱情，在

“死”之前完全爆发了，使之达到爱的极致：“她似乎有意把生命中所有的残余热情统通交付给

我，一点也不为自己剩下。……她要在这三、四天中，把她这一生所残剩的几十年热情，一古

脑儿透支个干净，连皮带骨一起消费给我。她用这种野蛮方式来消耗自己热情，已不是一个人

的风格，而是赌徒的方式。”尤其是无名氏将奥蕾利亚的“死”处理得异常的惨烈，异常的悲壮，



9

哀伤而又富有激情。显然，死亡在这里卸掉了残酷面纱，将情感叙事而烙上一层崇高的诗性，

如同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强调的那样，将人置于“死亡”的处境，将会使人获得常人难得的清楚

认识。无名氏也同样这样认为，他指出：“我们必须有死；经历这一改变，我们才能蜕化为新

的生命。”9 正是这样，奥蕾利亚的“殉情”，就不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为“殉情”而“殉情”，而是

一种心灵的祭奠，一种精神的升华。她虽死犹生，永远活在林的心里。无名氏用这种生命之悲

情，让林上校和奥蕾利亚的爱情，变得更为虔诚、圣洁、高雅，也让读者能够从中真正地体悟

到爱情的永恒和崇高。

在《北极风情画》中，为渲染林上校与奥蕾利亚的爱情，无名氏全力以赴地在写美，凸显

美的气质和美的形态：形象的美、气质的美、氛围的美，以及心理体验的美。也许，可以这样

认为，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还没有哪位作家像无名氏那么酣畅淋漓地表现浪漫的爱情、创

造浪漫的爱情。悲与喜、爱与恨、欢乐与痛苦，诸多复杂的情感始终是在他的笔下以浓丽的笔

调来渲染相思、求爱、热恋过程的感情波澜、心理流程，从而使小说的情感叙事，脱离一般言

情小说所惯用的感官层面的情爱渲染，升华到了一种精神挚爱的高度：

可我更喜欢扭开灯，像一个画家，欣赏奥蕾利亚的形姿，在长长的、薄薄的粉红

睡衣内的。那些半圆与椭圆，弧线与直线，新月与落日，三角形与海湾形，圆锥体与提

琴体。一个西方女人形体的优美线条，是那样生动，富有曲折性，又如此充满大自然的

弹力，对一个东方人说来，直是极大的蛊惑。

…… ……

这一天，奥蕾利亚真是美丽极了，也动人极了，这种美丽，不仅像春天的花朵，

也像秋天的红熟果实——包含了最鲜嫩的最成熟的成分。因为，她现在已不仅是一个少

女，也是一个少妇，是一个刚从少女变成少妇的人，必然就会显露出那种美丽，动人，

可爱!她是快乐的，愉悦的，像一个捕捉到最大幸运的幸运者。

                   ——无名氏：《北极风情画》

虽然“言情”小说的情感叙事不可能不涉及到情感的官能层面，但是，无名氏以富有诗意的

笔触，描述女性的“胴体”形貌，则丝毫没有让人产生凡庸恶俗的感觉，相反，则是一种心灵层

面的愉悦。这与无名氏小说情感叙事执意突出韩国上校与波兰少女之间的情爱至深的生命意义

有着密切的关联。

柏格森说：“生命在其整体上显出是一个巨波，由一个中心起始向外铺展，并且几乎在它

的全部周边上被阻止住，转化成振荡：只在一点上障碍被克服了，冲击力自由地通过了。”10

基于对生命哲学的独特理解，无名氏的情感叙事走了一条“唯美”的艺术表现道路，从中构筑了

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追求生命情怀的创作倾向。以生命激情为表现中心，

9 无名氏：《淡水色冥思》，广州：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10 [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以充满审美情感张力的叙事方式，形成狂放无度的审美文体，表达了生命之花的怒放，给人一

种极大的感染力、震撼力和审美快感。无名氏宣称：“我尝试在作品中创造一种强烈气氛，它

由三个来源组成，一、文学语言的具有音乐性的美的洪流；一、巨大的热情洪流；三、人生哲

理的思维洪流。”11 陈思和认为这三大“洪流”汇成的狂放文体，足以构成一座文字王国的火

山，意味着对现成美学规范的破坏，也就是对“度”的超越。的确，洪水一旦决堤，浩浩荡荡，

泥沙俱下，无法阻挡。这种狂放无度的美学情致，使无名氏的情感叙事像大海一样，阔大豪

放，变幻无踪，但也像无情的海水一样，喜怒无常，泛滥无度，从而使情感叙事的审美张力受

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北极风情画》及其以后的诸多小说，在情感叙事方面都存在着这种

特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名氏小说创作的这种情感叙事，其文化审美意义还略显不足，

特别是未能使这种富有极致特征的情感叙事在跨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当中，展示林上校与奥蕾利

亚爱情的文化审美意蕴，也就是说无名氏力图赋予情感叙事以生命哲理的内涵，但对于这种跨

国、跨地域之恋的情感展示，还多停留在单纯的生命情感维度上，未能在文化审美的维度上，

使情感叙事能够获得更为深厚、更为强劲的跨文化的审美情感和意义的支持，这也是后人多将

他将划为通俗一类情爱小说作家行列的一个原因。与其说这是后人对无名氏的误解之处，毋宁

说这也恰恰是无名氏小说创作情感叙事的局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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